
梁美萍：簡約地體現普偏性 

 

  我在美國時做了＜記憶未來＞這件作品，在這相片中有約一千隻用真人頭髮做成的鞋（現

在已完成近萬隻）。那些頭髮是透過互聯網、美國的垃圾桶、空中小姐、在朋友的餐館貼廣告

等等不同渠道收集回來，我估計最少涉及過百國家的人，我將會在今年五月於大會堂低座展

出全版本，整個近七千呎的展場地上是白色，每隻鞋的呎吋大概是四、五吋，這些毛髮捏成

的鞋沒有地區性的徵狀，亦完全沒有地域性的限制。不過，我沒有刻意講全球文化這個議題。 

 

  世界事物的存在離不開矛盾性。這矛盾性，起碼對我來講，是最難在作品中 「演遞」

(becoming) 呈現出來。做作品有一個難處，就是你如何達致那種普遍性？普遍性是甚麼？達

致作為創作人的自主，在展示個人的生活體驗同時又要與其他人溝通；且這種普遍性語言的

內容及表達型式，又是一個很特殊的展現，而我所考慮的是如何在作品中同時呈現這兩個觀

點的存在，不是固定不變而相反是 「流動」 的形態。另外我又要考慮如何在創作理念外簡

約物料。簡約的物料──就是甚至僅一種物料──例如頭髮，但當中有很多互相矛盾的事情

在這件作品中實現出來，如它的形狀、顏色、質感、味道（每隻鞋也有很重的頭髮味）等等，

不顯的有 DNA code。多年來的創作令我要求自己作品要做到最簡約簡潔──我想這也許是我

刻下的思悟。 

 

  對我來說，製作這件作品的近三年時間，每日就像打坐，這三年的思考令我產生了很多

其他不同類型的作品，讓我能抽離地看看身邊的事物。 

 

讓蟻慢慢死去 

 

  回顧由「茶包」到現在的作品，「茶包」是屬於很私人的，搜集不同人飲過的茶包，慢慢

織了二萬多個，含有一種比較抽象的感情，並不涉及任何社會的意義。之後就過渡至「信箱」，

由個人去到香港，跟著由香港去到整個世界。「茶包」是在巴黎創作的，就是我自己在香港與

巴黎之間的橋樑，之後「信箱」就純粹是關於香港，是一九九七年前後創作的，而「鞋」就

是在美國與香港之間創作的，所以有時都覺得很奇怪，就是時間的組連。友人說是我前半生

的創作三部曲。 

 

  我在一個幻燈片框架中放了兩塊透明膠片，之間放了十七隻蟻，然後用一個投影機投射

在牆上。我在新加坡、美國展覽過，結果觀眾都看得入神，看了很久。那些蟻至少都要二、

三十分鐘才死掉，每次都不一樣，而劇情就是觀眾在看時自己聯想出來，沒有對話、剪輯，

回到 moving image最初最根本的狀態，就是純光與影的結合。當觀眾知到那些是蟻的時候，

就看來有一點惘然，因為牠們在你面前放得很大，在掙扎，想從一個假的真的空間逃脫。這

些蟻慢慢地掙扎，慢慢死去，可以很仔細地看到整個過程。為甚麼選擇了蟻？是因為牠們的

社會結構與人類很接近，而且平凡得沒人注意。而題目就叫做＜蟻亡錄 [Ant Running End]



＞，但有些人讀了作「蟻忙碌」。 

 

  我最鍾意這件作品，覺得是最重與最輕的一致。而我亦一直想打破展覽的形式空間。這

件作品打算在電影中心展出，我不會告訴觀眾他們在看的是真實的蟻，戲票就是展覽的邀請

卡。 

 

信箱與蠟像 

 

  「信箱」這系列作品，是我第一次開始搜集人們「吱吱噚噚」的東西，其實這系列作品

最初是在 1997年前開始做的。我是在旺角附近的廣華醫院出世的，現在當我我搬回旺角居

住，再逛過那個地區之後，又「手痕」起來，於是就走到社區中與居民傾談，做了一個旺角

版本的「信箱」，當中包括不同類型的人。 

 

  整件作品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藝術家的個性如何演繹，和展示這件作品的空間與歷史一個

層次較豐富的關係。作品是很寫實，但寫實得來又會令人覺得不妥，例如你突然進入一間屋，

所有看到的都是真實，但當中的空曠感覺及不是身邊物件的熟悉感，突然產生了超越時空的

感覺，這些才是我想有趣的事情。 

 

  另外一件作品，完全用蠟造，重量達三百多磅，是兩人剝了皮在做愛中的蠟像。男女的

身形，都是刻意造成完美、超人的外型，八呎的身高，就像健身的男女；但他們除了下體接

觸著之外，其餘地方都是分開的，而這個狀態正反映了人類的發展：個人在腦袋方面和身體

的各自發展很獨立很發達，但仍舊需要性。 

 

  有些高年級的同學會用女性主義的角度去批評，問為甚是男上女下，為甚麼女方沒有陰

唇。我只不過透過作品展示一個平凡的造愛形式，如果將女人放在男人之上，是會令更多人

向女性主義方向思考的話，那就不是我想出現的情況。 

 

作品進入現實 

 

  我＜婆仔屋＞那件作品，簡單到不得了。我替其中一個在婆仔屋中居住、最老的婆仔拍

了一張照片，然後將這張照片分開十六份製成明信片。作品的擺設就像遊客區的明信片架，

所以當涉及到 Site Specific 這個方向去考慮時，會發現遊客或觀眾到來可能覺得它是一件

作品，又可能不是。對於遊客來說，雖然之前這些明信片是屬於藝術作品的一部分，但之後

仍然是一件與生活有關、用作觀賞的東西。 

 

  我現在作品之間的脈絡其實是連貫的。如果你在作品中理念連貫，那麼你如何改變作品

的面貌都沒有所謂，你關心任何題目也沒有所謂。正如在白色宣紙上用白色的油墨創作、在

信箱中放回屬於這個信箱的被訪者對話、在婆仔屋的明信片架上放回婆仔樣子的明信片等



等，不過當然要在彼此之間有 「隔」，但 「隔」 可以透明，不可沒有。而觀眾觀看的其實

就是藝術／生活之間那流動的一層，所以這作品是平凡到不得了。無論你是藝術家或作為一

個遊客去看時，都會覺得這件作品是最平凡，但又是最奇怪及最熟悉的。 

 

  當代藝術經常會思考甚麼是真實，甚麼是生活。我們常常說生活就是藝術，但你如何知

道自己的生活是真實？而這個真實是繞了一個大圈才返回起點的過程吧。而＜婆仔屋＞這件

作品，也突破了「作品在展覽完後一定被除掉」的定律，成為現實的一部份（因為還掛在現

場，產生很曖昧的作用。）。 

 

香港當代藝術展望 

 

  我覺得政府在初期普遍甚麼都會支持，之後就會有一些策略去支持一些基層，將中層的

藝術工作者推上一個層次。作為中層的藝術工作者，我覺得現在是一段困難時期，但我又想，

環境可以轉變你，而你亦可以倒過頭來轉變環境，不是單向接受轉變而束手無策。所以我不

相信沒有錢、欠缺環境因素便難於創作。 

 

  藝術圈在香港不健康的發展，主要原因是我們一方面要做創作，又要處理行政工作，又

要面對策劃人製造 「履歷」，以再爭取量計成效的資助。個個月有展覽，用作品去填許多另

類空間的空檔。要儲備 Connection的資本，以爭加自己的資本去找尋其他資源繼續創作......

漸漸，都不知為甚麼創作或創作了甚麼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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